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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同事志勇被抽调去
南阳村挂职。南阳是离县城最偏远
的乡村，森林覆盖率高。时年秋
天，志勇回“娘家”给老同事推介
南阳村的土蜂蜜，已经改口称南阳
为“我们村”了。当我以“小人之
心”度蜂蜜之纯，被诬陷的怒火顿
时露在了平日不善言辞的志勇的脸
上。见状，我狡黠地向他探听蜜
源，志勇想都没想，大手一挥：“你
知道我们的蜂箱都放在哪儿吗？三
十六岗！”

六年前的春天，与一群驴友相
约赏高山杜鹃，我去过三十六岗。
南阳人有句顺口溜：“三十六岗，七
十二排，有人去，没人来。”这是三
十六岗的真实写照。长久以来，此
地有“山海经”时代固守的气质。

“排”指坡度几近九十度的山
坡，朝南的是为阳排，朝北的是为
阴排。那里山岗手挽手，肩并肩，
我认真数过，三十六座，不多不
少。高山杜鹃，五月中下旬才盛
开。此时的三十六岗，绝壁似画
壁：青松置顶，花岗岩以大块留白
展现其强壮有力的“肌肉”，而身着

“民族服装”的花仙子们以粉、白、
紫、黄，信口“开”河，开成了

“信天游”。途中，白鹇、野鸡、松
鼠、兔子、黄麂一闪而过，不知是
不是人惊吓到了鸟兽？

三十六岗坐落在青阳县境内，
地属国营南阳林场，亦是九华山脉的一部分。三十六岗之名，
表面看来颇有“水浒”的味道，实则与河南南阳的卧龙岗神
似：适合修心养性。

去年立冬当天，应志勇之邀，我们几个同事去南阳参观了蜜
蜂“部落”。

那日阳光格外明媚，气温高得有点夸张，不像立冬的样
子，倒像是初秋。我们走到一处位于山坡的茶园，远远就听到
了一片“嗡嗡嗡嗡”的声音。淡淡茶花香似有似无，白色的花
瓣衬托着丰满的黄色花蕊，简洁明丽。茶园周边还有几棵枇杷
树，花香扑鼻。小蜜蜂们上下翻飞，忙得不亦乐乎。大家一边
拍照一边感慨蜜蜂真是勤劳，立冬了也不休息，在场的村干部
笑着说：“那都是诗人的想象，蜜蜂受外界温度的控制，只要
温度不低于 12℃，它就出来采蜜。”志勇接着说：“今年气温
高，蜜蜂一直在忙，我们的蜜到现在也还没割完呢，下午工人
去三十六岗割蜜，要不你们一道去参观参观？”

我们又邀请了南阳林场的一位朋友陈主任。沿途，被砍伐
的细杉木段摆放有序。陈主任现场给我们科普了一个名词：

“除萌”，意思是人为砍去一些细小的林木，减少森林的密度。
他说现在林场早已不靠卖木材盈利，主要任务是保护森林资
源，修复生态与造林绿化等。譬如，前面有一片杉木林被砍伐
了，他们将补种土生土长的苦槠树，而不再种杉木。苦槠的果
实，好几种鸟兽都喜欢吃。这就是一种生态修复。为充分利用
资源，他们还在林下种植了九华黄精。

当地人都说：去三十六岗，不能错过看“杉木王”。看到
一块启始林碑，碑文显示为 1960年造，这里就是“杉木王”
的领地。这群接近古稀之年的杉木，树干笔直，直冲云霄。我
们抬头仰望，望了许久也没看到它的头。

山上牛粪特别多。陈主任介绍，邻县人放养的牛常常跑到
这边来吃草。在这偏远的高山，散养的牛，采着野花的蜜蜂，
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九华山脉天生有多少种美味的草，
多少种智慧的花，陈主任说：数不清。志勇介绍，五倍子、野
猕猴桃、刺槐、紫云英、山桂、九华黄精、茶、荆条等等植物
的花，都是比较好的蜜源。南阳村现在有两千只蜂箱，蜂群多
为中华小蜜蜂，分散在好几处蜜源丰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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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春日早上，风和日丽。我们一行驾车驶上高速，向心
驰神往的仙寓山奔去。

车子越过开满金灿灿油菜花的一片片田畴，穿过一条条隧
道，在云雾缭绕的山谷中停下。仙寓山，终于到了。此时的仙
寓山，仿若楚楚动人、脉脉含羞的少女，披着神秘的面纱。

不承想，刚走进仙寓山，一条榉根关古徽道就把我们引向
了历史深处。这是一条有着约 2000年历史的“国道”，全长
7.5千米。它穿越林间、翻山越岭，时而匍匐于低谷，时而悬
挂于陡峭的山崖。路面均由青石板铺成，宽处不过一米，窄处
盈尺。千百年来，经过一次次风雨侵蚀，经过无数双脚印和无
数只骡马蹄印践踏，这些青石板已被磨得满脸沧桑。路旁每一
座坍圮的凉亭、每一口废弃的水井、每一处荒凉的关隘，每一
堆孤独的坟冢，都让我对历史充满敬畏。我仿佛看到皮肤黝黑
的樵夫，肩挑沉重的柴禾，在林中缓步前行；赶考的书生背着
行囊、手握书卷，匆匆赶往京城；驮着货物的骡马商队，为了
钱财来回奔波；对垒的两军，剑拔弩张，一片刀光剑影……

路遇一位挖竹笋的山民，他告诉我们，这条古徽道已萧
条、落寞了。不承想，当初，它热闹过、繁华过。那些淹没在
岁月里的茶楼、酒肆、饭店、客栈，曾供过多少南来北往的路
人休息？

我们一会儿攀登，一会儿坐在石阶上歇息。从头顶枝叶间洒
落的斑驳阳光，不时在眼前晃动。时近中午，我们走进路边的一
家饭店，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妇，见我们进来，就请我们落座，忙
着倒茶。女主人还解释说，这茶是自家产的，不过是去年的，今
年的还没有采摘。言辞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山里人的纯朴、厚
道。

小杂鱼火锅、肉烧春笋火锅、素炒青菜薹、西红柿鸡蛋汤……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分量充足。女主人笑意盈盈，站在
一旁介绍：笋子是男人刚挖的，菜薹是自家地里的，鸡蛋是家
里鸡下的……一顿久违的农家饭，让我们吃出了家的味道。

饭后，我们直奔大山村。大山村，深居重峦叠嶂之中，听
说平均海拔有600余米，是仙寓山中一个神奇的古村落。村落
周围群山起伏，林木葳蕤，令人神往。在城市里久居的我，是
向往这种“慢生活”的，它能让人静心。带着这样的慢，我走
出村口，上苍溪亭，过古色古香的廊桥，沿着苍溪一路往神龙
谷走去。沿途那些蜿蜒曲折的木质栈桥，那些清洌洌的春水，
那些耸立的山峰，还有参天古木，勾勒出一幅原生态的画面，
我们身在画中。

难怪说仙寓山美，它美得自然，美得深入人心，我来了，
真是不虚此行。

春访仙寓山
􀳂 候朝晖

出版社编辑将已故好友吴世民遗著样书寄来，委
托我校对并给这本书写篇“序言”。打开快递包裹，看到
书名《南山耕余录》几个字，我不禁泪眼潸然：“世民啊，
你何曾有过‘耕余’？”

我与世民相交时间不算太长，只有十余年，但交着
交着，渐成挚友。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忙忙碌碌的。
世民常称自己是“耕夫”，我感觉这个自称挺“对”他的。
他似乎每天都在“挖栽种浇收”，“唧唧复唧唧”，没有
一刻消停过。刚开始，我十分疑惑：你一个大学老师，没
有学生升学的压力，怎么会这么忙？交往久了，终于理
解了：他确实忙，比我想象的还要忙。因为，有那么多

“田地”需要他去“耕耘”。而且，以他喜欢较真碰硬的做
事风格，花费时间和精力之多可想而知。同时，我也由
衷地认为，他的“忙”，忙得确有价值，有很大价值！

一、深耕学术“田地”，钻研既深且广

世民最喜欢一个词——厚积薄发。他认为，作为
一个学者首先要有深厚的“内功”，必须具备丰厚的
学术积淀，要“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方面，要使
自己具备宏观视野和广泛覆盖的能力，另一方面，要
掌握既“微”且“精”的知识。怎样达到这种境界？

“读书，多读书！”世民曾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涯说“每
上一所新的学校，图书馆里，除了英语之类的书，差
不多都被我扫荡一空”。参加工作后，他读书依旧

“贪婪成性”。与专业相关联的书，他广泛读，深入
读；与专业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的书，只要发现
有价值或者感兴趣，他必设法罗致，饭不吃也要把它
看完。海量读书，虽然占用了他的不少生命空间，但
也极大地培厚了他的学养，增强了他的学力。自然，
做起学问来也就裕如了。

打开2022年出版的他的学术专著《碰撞·融合·
创生——吴越楚文化交融视野下的池州历史变迁》，
你就会发现，这本35万字的专著内容极其闳富，系统
阐述了从商代中晚期一直到当代池州地域文明的发展
演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
地理、宗教、考古、农业、建筑、冶炼、造纸诸多领
域，有许多发现和创见，比如，“宣纸本为池纸。”他
认为，“称为宣纸的原因是，该纸的产地是池州地域
内的秋浦县。秋浦县在唐代的前期属宣州管辖。此段
时间内，泾县以及宣州其他各县均未产纸 （《新唐
书》《元和郡县志》记载）。乃至宋时，宣州其他各县
仍不产纸 （《宋史》）。故至北宋时，宣纸一词已成
为池纸固定的专指。”这一发现，还原了中国造纸文
明一段真实状况。还有，他对池州市和黄山市境内古

“南江”遗址路线的发现及论证，修正了 《水经注》
研究权威陈桥驿教授“古南江不存在”的论断，是当
代《水经注》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这本《南山耕余录》虽然在世民笔下仅仅是“耕
余之录”，但是依旧充满着学术色彩。其中，上篇第
三章到第五章，学术色彩最浓。在第三章《南山悟道
录》 里，他从社会原因、理论溯源、“ 《四书》 学”
内涵等方面解析了《四书》与“三教归一”的因缘关
系，很有思想启发性；他辩证比对了老子的“圣人”
学说和庄子的“真人”学说，指出“‘真人学说’是
对‘圣人学说’的补充、深化和发展”，拓展了现代
学者钱穆关于老子、庄子学说歧异的理论。在第四章

《南山寻古录》，他考证了长江文化与青弋江文化的地
理衔接、陵阳山与道教文化、南太原郡在池州的迁
转、唐代大诗人李白流寓秋浦的文化之旅、杜牧与

《清明》诗的创作、画坛巨匠黄宾虹旅居池阳的绘画
创作、宋朝大书法家沈辽隐居齐山的诗歌创作等。第
五章《南山谈艺录》则就诗歌创作、绘画艺术、书法
技法、文体兴盛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有些观点
非常具有启发性，比如“书拘于形划，画拘于形色
者，匠也；唯书以写心，画以达意者，可以为师”

“定画品先察修养”“鹧鸪意象自李白始大”“诗有画
境、情境、意境”等。

即使在偏于记录和感悟生活的上篇第一章《南山
樵采录》、第二章《南山闲居录》和分类汇集个人诗
词歌赋的下篇第六到第十一章，也不乏学术气息。在

《南山樵采录》中，他探析了池州的茶文化、造纸技
术、动植物资源等；在《南山闲居录》中，他又对传
统节俗、饮食、生死文化等展开论述。他的诗词歌赋
大量用典，尽显学者之风。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其

《池州赋》《杏花村赋》与四十余首咏史诗。这些诗赋
非有厚实的史学功底不能为。

为什么一本随笔性质的文集有如此浓郁的学术色
彩？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求真知、觅真理已经成
为他的生命品质。”

二、执着池州地域文化研究与保护，开辟荆
榛成“良田”

池州建市时间短，地域文化研究基础薄弱，系统研
究接近荒芜。世民阅历丰富，视野宽阔，涉猎广泛，原
本可以选择一些“时尚”的专业作为主攻方向。这样，可
以“多快好省，易出成果”。可他却不顾劝阻，毅然决然
地凝心于池州地域文化研究。我曾问过世民：“你研究
生读的是科技哲学史专业，为什么现在却搞起了池州
地域文化研究来？这可是个冷门，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经
验可借鉴，难出成果啊！”世民回答道：“但尽人事，莫问
前程！”顿了会，他又说：“我搞研究，不是为了凑热闹，
是看社会和地方是否有需要，是否有价值。”说着说着，
他的眼里泛起光：“池州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的城市。
在这片土地上，距今约30万年就出现了华龙洞人，这有
可能是东亚地区向智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商代中晚
期，这里便有了青铜文明和稻作文化。两千多年前的西
汉时期就有了建城历史。作为池州人，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么灿烂的地域文化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研究地域文化，首先需要有文献做底。新中国成立
以来，池州历经多次撤建，文献档案流落各地，找寻异
常困难。为了找到所需文献，他四处奔走。既到过北京、
上海、合肥、安庆等处图书馆、档案馆，也走街串巷、进
村入户翻找资料。史书、方志、家谱、文集、回忆录……
一本本地翻阅，一遍遍地“耙梳”，看过的书籍资料难以
计数。世民视力不好，看书喜欢眯着眼。至今，我的眼前

还时不时闪现一幅画面：月儿高挂天空，与池州城西郊
某小区顶楼一个窗户透出的光遥相呼应。世民置身窗
前故纸堆中，手拿一本线装书，凑着台灯，眯缝着眼分
辨着……

世民尤其注重田野调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格物
致知”，田野调查曾经是古人治学的“刚需”：孔子周游
列国而后删述“六经”，司马迁为著《史记》“行万里路”，
郦道元踏遍千山万水成就《水经注》，梁思成、林徽因冒
着战火辗转全国各地考察研究古建筑……但是，毋庸
讳言，近年来，浮躁之风蔓延至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史
界，能潜心耙梳古籍的人都不多，一些研究者甚至要靠

“百度”过活，更不要说去做“费钱费力费时间”的田野
调查了。有人曾委婉地提醒世民，“你这学问做得太累
了，效率太低了。”世民笑了笑，依然故我。

他曾四十多次前往古石城县、秋浦县遗址所在地
考察，厘清了古石城县、秋浦县文化发展脉络。为了寻
找春谷古县城遗址，他冒着高温酷暑跑了一次又一
次。有时，头天去看了，晚上躺在床上有了疑问，第二
天立马又去现场。为了寻找古南江故道，他结合郦道
元《水经注》和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的记载，跋
山涉水仔细勘察，并请人用无人机航拍进行辨析，终
于弄清了古南江的大致流程、流域。他的田野考察经
历，这本《南山耕余录》上篇第二章《南山闲居录》、第
四章《南山寻古录》和下篇诗词诸章有所记载和反映，
但这仅仅只是他诸多田野考察的一小部分。我印象最
为深刻的两件事就没有记录。

第一件事在 2023年 7月。记得一天世民告诉我，
说他考察了多次，认为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秋浦感主
人归燕寄内》一诗的创作大概率与青阳县陵阳镇境内
琉璃岭有关。我很兴奋，说，“这个发现很好。我抽时间
来拍一个与之有关的电视短片。”8月份，我发现他病
情加重，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就说，“你身体已经这
样了，暂时不去。等你身体恢复了我们再去。”9月底的
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兴奋地说：“可以基本确定了！李
白的《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一诗写到琉璃岭。这诗的
第一句是‘霜凋楚关木’。我刚又去了琉璃岭，了解到
这里过去有个寺庙就叫‘郢关寺’。综合其他因素，可
以确定我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我顿时无语——世
民，你病情很重，你正在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啊！

第二件事发生在世民去世前的一个月。当时，我
正带着团队拍摄寻古秋浦县系列电视专题。他知道
了，要陪我们一起去。我以他需要定期透析治疗为由
没有答应。他反复说他不是天天透析，透析间隙可以
去。不去，心里憋得难受，更不利于治疗。我知道他的
个性，拗不过他，只能让他前往。那一次，找到了《光绪
贵池县志》记载的陶渊明衣冠冢遗址，他高兴得像个
孩子。

这些年，世民究竟跑了多少路？考察了多少地方？
考察什么？这些现在已经无法寻找答案了，我的脑子
里只浮现出一句诗词“八千里路云和月”。

功不唐捐。这种独特的“吴氏研究法”虽然在某些
“聪明人”看来“很笨”，但正是依靠这种“很笨”的研究
方法和十多年如一日寂寞中的坚守，世民硬是在池州
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又一片“良田”：他初步
还原了吴、越、楚文化碰撞、融合，从而创生出池州地
域文明的过程与内容；他系统地梳理出池州府治及辖
县县治的历史变迁，深度发掘了杏花村文化、古石城
——秋浦文化与九华山、齐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他
考证出李白现存关于池州诗歌创作的全部篇目，并系
统阐释了这 55首诗歌涉及的具体地点、创作背景、内
容、精神内核与意象特点。这些，从《南山耕余录》中可
以管窥之。

世民潜心研学、淡泊名利，直至离世，职称还只是
个“副教授”。但他的学术能力却得到了业界广泛认
可，被聘为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中国唐诗之
路研究会会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考古暨历史
语言学会特聘研究员。

我想，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学术成绩的充分
肯定，更意味着池州地域文化研究得到了省里、国家
乃至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三、乐种“公田”，精耕“自留地”

世民在世之日，我曾笑他有两个特别之“好”。
一是“好管闲事”。
记得去年九月的一天，他跑到我单位，找到我说：

“青阳县杨田镇境内有好几座古老的石拱桥，非常漂
亮。老江，你是记者，去拍拍，呼吁要加强保护。”我说
我们去报道要申报。过了两天，他就打来电话“申报通
过了没？要尽快报道，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那段时
间，由于其他方面工作较多，我们没有时间去采访。他
就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催促。我哭笑不得，回他说“你急
什么？你哪是文管所的？好管闲事了啊！”他说：“这怎
么是闲事呢？这是公众的事，人人有责。我发现了就要
管。”不久，我们摄制了专题片《十里东堡悠悠古桥》。

这本《南山耕余录》还收录一份市政协提案——
《关于建立昭明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议》。世民不是政协
委员，这份提案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文集里呢？原来，他
发现始建于唐朝的梁昭明太子庙遗址尚存，但没有得
到恢复和开发，便邀请一名文艺界市政协委员实地考
察，并一同撰写了这份建议，由该委员提交上去。这份
提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目前，梁昭明太子庙遗
址保护已被列入相关保护规划。

有些单位举办职工文化培训，邀请世民作历史文
化讲座。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不管有钱没钱。他说，
这是机会，可以传播池州历史文化。《池州市志》编辑
工作启动，他主动要求加入，说“只要让我为修志出把
力，可以不要工资，不挂名”。有些同行治学不严谨，不
做认真考证，“百度”上“荡”点资料拼凑成文就发表，
他“视同寇仇”。李白笔下的“水车岭”遗址被破坏，他
痛斥相关负责人……有关他“好管闲事”的事例不胜
枚举。有人说：“你一个学者，安静做你的学问就行了。
管那么宽干吗？”他回答道：“做学问的初心是什么？经
世致用！如果因为要做学问，就两耳不闻窗外事。那样
的学问不做也罢。”

二是“好为人师”。
世民在自己所在的池州开放大学（原池州电大），

先后担任学校办公室、教学处和教研室副主任，教学、
管理与科研任务相当重，加上他做事较真，又“好管闲
事”，本来就够忙碌的。有几年，还去池州学院兼职教
学。当时他职称不高，课时费很低。显然，兼职不是为了
钱。我见他太忙了，怕他身体吃不消，就劝他：“你忙得
过来吗？你当老师没当够吗？”他憨憨一笑：“当老师永
远当不够。”然后解释说，这些大学生就是文化传播的
火种。激活他们对文化传承的热情，那是“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啊”。

世民在池州学院兼职教学，有两个学生对池州地
域文化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一个叫万余胜，另一个叫杨
明星，都来自皖北阜阳市。世民就经常给他们“开小
灶”。比如，利用节假日带领他们到池州各地考察历史
文化，激发他们多读书。

在世民的影响下，万余胜和杨明星大学毕业后都
留在了池州，都对历史文化研究感兴趣。其中，万余胜
在一家艺培机构执教，他喜欢把学生带到老师吴世民
家接受文化熏染。自然，这些人又成了世民的学生。不
过，把学生招到家中，世民可是要“赔本”的。万余胜曾
经回忆过那段经历：“毕业后我陆续带了好几个‘徒子
徒孙’到吴老师家里。每个人吴老师都热情欢迎，小课
堂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不收费。”“他靠记忆普及池州
历史文化，如数家珍，精确到年月日。”一个叫陈峥的学
生对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吃饭
吴老师从不让我们结账，都是他自掏腰包。一般人往往
是说说而已，最多推三次就结束了这个回合。而他每次
都真付钱。他说我们学生没有钱。”陈峥他们并不知道，
当时，他们敬爱的吴老师其实也没什么钱。依靠住房公
积金和亲戚朋友的借款，他才好不容易在房价远低于
城中的城郊购买了一套二手住房。

就是这个从小酷爱戏曲艺术的陈峥，世民对他特
别看好，鼓励他“勇敢逐梦，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告
诫他“人的一辈子不可能干得了很多件事情。你要专
心致志地把一件事做好！”高中毕业，陈峥考取了中国
戏剧学院戏曲导演专业。其后，又考入俄罗斯国立舞台
学院攻读硕士。

从表面上看，世民性格狷狂直硬，不好相与。可是，
一涉及学生，他却似乎变了一个人，异常温和细致，有
时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的：“杨明星昨天考贵池区融媒体
中心，不知道考得怎样？”“万余胜三十岁了，还没对象。
老江，你能不能帮他介绍介绍？”当得知陈峥留学归来，
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时，他“哀求”陈峥：“你发狠读
书啊，读博士入高校吧！”

耕耘就有收获，付出必有回报。他的学生们没有辜
负他的期望：万余胜注册了“秋浦小万”视频号，挖掘传
播池州历史文化知识。目前，这个自媒体账号被业内公
认为“池州最具专业水平”视频号之一；杨明星成长为
贵池区融媒体中心视频部主任，妥妥的业务骨干，挑起
了地方视频文化宣传的大梁；陈峥潜心戏曲艺术保护
传承，牵头成功恢复失传80多年的剡溪目连戏，被授予
省级非遗项目石台目连戏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世民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还在社
会机构上过课，他一生中究竟培养出多少个万余胜、杨
明星、陈峥？

在教育园地操碎了心，在池州地域文化研究领域
拓荒不停，在学术“田地”里细作深耕……连续多年的
超负荷“耕耘”透支了世民的身体，耗尽了他的心力，迫
使他停止了“耕作”的步伐。2024年 2月 3日，世民这支
原本燃烧得特别旺盛的“火把”熄灭了——他因病永远
离开了我们。

世民患病期间，我和他的朋友、学生们曾不止一次
劝说他到大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医疗条件，他坚拒不去。
当时，我们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个重要原
因：他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抢抓时间撰写他的学术著
作。这些著作就包括这本《南山耕余录》。唉，他这是以
身为薪，薪尽火传啊！

书房中眯着眼阅读古籍、图书馆内一页页一行行
地查找资料、村野里细致入微地考察文化遗迹 ……转
眼，世民离世一年多了，但至今他生前学习和工作的一
幅幅画面仍时常浮现于我的眼前。恍惚中，这些画面又
与一组历史影像叠化在一起：双目失明的左丘明摸索
着刻写《国语》、伏生全家不要命地守护《尚书》、顾炎武
大声呐喊“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马衡
等学者冒着日寇的炮火护卫着故宫文物南迁、叶嘉莹
用一生光阴传递中华诗词文化……那一刻，我真切地
感受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深刻理解了“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也真正明白了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几千年绵延不
绝、弦歌不辍。

“路漫漫其修远兮！”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世民等先
行者燃起的火势正旺。火光映路，我辈当奋力前行！

谨以此文悼念挚友世民，并为其遗著《南山耕余
录》序。

他何曾有“耕余”？
——吴世民《南山耕余录》序

􀳂 江山

《南山耕余录》


